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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陪农民工兄弟找活干，倾听他们的心声———

“招工的不少，能干的活不多”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为了抢
占先机，提前几天返城。连日来，记
者陪农民工兄弟一起在济南的劳
务市场找活干，体验他们找工作的
酸甜苦辣。

初四就返城，还没找上活

1月29日上午9时许，在济南大
厦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王军裹着厚
厚的棉衣东张西望，寒冷的天气
让他直跺脚。这里是省城既有名
又无名的路边劳务市场，旁边摆
放着很多用工单位招工的广告
板，每天都有很多像王军一样的
农民工聚集于此，等待合适的老
板和满意的薪酬。

40多岁的王军来自德州农村，
到济南务工已经有5个年头了，去
年在八一立交桥附近找活，今年转
战到这里。“大年初四我就回来了，
提前两天过来，竞争不激烈，说不
定能碰上好机会。”王军说，春节一
过，他火速拜访了几个主要的亲
戚，便匆匆赶回济南，“回家过年
跟老婆孩子团圆当然好，但是闲
在家里光花钱没收入。”可结果
让他有些失望，回到济南已经好
几天了，天天在马路边的劳务市
场等待，却没找到一家满意的用工
单位。

“快餐馆招工，管吃管住，一个
月1500元。”迎面走来一位招工的
快餐馆老板。但一旁的王军连看
都没看一眼，“人都有个小嗜好，
抽支烟喝点酒，再零花一点，一
个月也就剩下1000元多点，谁愿
意干？”眼下的大背景似乎是愈
演愈烈的用工荒，每天来招工的
老板并不少，但在王军看来，“其
实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了，活儿
不轻工钱却不多，在城市花销又
大，根本干不着。”

“每月剩不下2000元，

没有必要出来打工”

“主要是工资太低，而且又不
跟你签合同。”王军指着招工的广
告板说。众多招工广告板开出的工
资待遇显示，饭店厨师的待遇多在
每月3000元左右，至于装卸工、顺
菜工则多在1500元—2000元之间，
多数岗位的月薪都不超过2000元，
而且每条广告后面都附上“不拖欠
工资”的保证。

王军告诉记者，辛辛苦苦如果
挣不到2000元钱，根本没有离乡背
井的必要。在外打工远没有在家过
得舒坦，城市里物价比较高，吃住
又都得花钱，为了省钱只能吃简住
陋。他算了一笔账，每月的房租是
100元，伙食费、交通费等要500元
以上，每月赚到2600元才算差不
多，“省吃俭用每月至少剩下2000
元，才有在城市打工的必要，不然
还不如回家种地或者养猪。”

最怕出工伤事故

对于招工板上“不拖欠工资”
的保证条款，王军摇摇头笑着说：

“谁信呢？”另一位赵姓民工也跟着
戏谑：“谁敢信呢？”这位赵姓民工
告诉记者，工资低还不是最要命
的，更狠的是“干完了活不给你
钱”。“上次我在工地干了3个月，一
分钱也没给，没有合同没处说理，
如果事前提出签合同，一般没人
要。”赵姓民工说，拿不到钱还不是
最狠的，最怕的是出了工伤事故，
没有合同就无法要求赔偿，不但挣
不到钱，还得搭上医药费。

“再等等吧，等到正月十五，
实在不行就回家，回去建个猪圈
或者鸭棚。”王军说，去年在劳务
市场的好几个同伴已经留在家
里搞养殖了，他也不想继续在这里
干耗下去。

1月30日上午9时许，天空飘
洒着粉状的小雪，如往常一样，济
南大厦公交站牌旁边已经站满了
前来找活儿的民工。

9时30分许，民工们盼来了
第一个招工的老板，等待的人群
条件反射般围了上来。这位老板
需要一名长期的顺菜工，开出的
待遇是月薪2000元，包吃包住，
押20天工资。人群里不时有人发
出议论，“工资少了点”，“还要押
20天”，没有一个人愿意跟老板
走。正当老板一脸无奈之时，一
个人挤进来说：“咱们谈谈，我跟
你走。”

他就是张延国，41岁的东北
汉子，这个民工劳务市场上少见的
大学生。1995年大学毕业的张延国
被分到黑龙江鸡西市某国企当会
计，7年前因企业破产下岗。

张延国会炒东北菜的手艺
打动了老板，老板愿意给他加到
每月2400元，并表示如果他干好

了，可以由顺菜工改干工资更高
的厨师。

说着，另一位招工的老板朝
张延国走来。这位家具厂的老板急
招一位喷漆工，问了一圈都没有找
到合适的。“在家具上喷漆跟往栅
栏上喷漆可不一样，慢了怕淌，快

了怕不均匀。”张延国的话显然让
这位老板有些吃惊，“伙计想要多
少钱？”“管吃管住，一个月3000元，
不漫天要价，一分钱也不能少。”张
延国言语十分坚定。

就这样，张延国手里已经有
了两封“聘用信”。下岗之后，为

了找工作，张延国走过很多城
市，3年前他来到济南，此时他已
经是年近四十的人了，上大学时
学到的知识早已经过时。

张延国说，体力并不是最大
的考验，最尴尬的是自己的大学
生身份。不过，他已经慢慢学会
了放下。“靠劳动挣钱，不丢人。”
张延国重复了好几遍。

几年里他很快掌握了电焊、
门窗安装、喷漆、烹饪等技术，室
内的装修图纸他也能了然于胸，
这让他在劳务市场上有了讨价
还价的筹码。张延国说，他每次
在劳务市场上看到年轻的小伙
子，都会奉劝他们多学门手艺，
技多不压身。

虽然是劳务市场上招工老板
想要的“红人”，但张延国已经有些
厌倦这样的生活。生活将他推向了
劳务市场，可他下岗后一直埋在心
中的梦想并不在这里。“我一直想
创业，自己干点事情。”

看看表，快到中午12点。有
人叹息一声：这一天，又泡汤啦。

1月30日上午9点左右，济南
乐山小区南区附近的劳务市场
上，已经聚集了好几十个农民工。
小雪渐渐飘起，寒风刮脸。三四个
女人围在一起，挎着工具袋，戴着
口罩围巾，将双手插在袖筒里。

46岁的于建玲大年初四就
来了，想碰碰运气。“没什么人。”
她说，从初四到现在，她还没找
到一个活儿。每天她得5点钟起
床，坐公交车从锦绣川出发，花3
元钱坐30多站，差不多7点30分
能到劳务市场。“来回车费6元，

中午吃饭最便宜也要4元，一天
的花费就得十来块钱。”于建玲
有点失望：“活儿没找到，钱倒是
花了不少。”

同样心疼钱的，还有55岁的
临沂人杨桂花。来劳务市场3天，她
还没找到活儿干。她说，一开始每
顿吃烧饼，7毛钱一个。后来卖烧饼
的没出摊，只好改吃1元1袋的方便
面。即使这样，她还是觉得心里不
安：“活都没干，哪敢吃好的？”

杨桂花在劳务市场附近租
了一个床位，10元钱一晚。被子
不太干净，晚上很冷，她只能穿
着棉袄睡觉。之前夜里厕所堵

了，房东便将厕所门锁上了。虽
然上厕所不方便，杨桂花却能克
服，她说：“反正喝水也不多，白
天来市场附近再说。”

杨桂花的老伴儿已经过世。
家里还有一位78岁的老婆婆和
一个行动不便的大儿子。每个
月，杨桂花要向家里寄去500元
生活费。虽然二儿子也在济南打
工，但是平时娘俩都没大有时间
见面。来济南第3个年头，她就去
泉城广场逛了几次。那些门票要
好几十块的公园，她舍不得去。

上午10点左右，市民张女士
来到劳务市场，想给母亲找个护

理。“我们家在城东，老人半自
理，管吃住，价钱等和家里人见
面之后，可以再谈。”听到这话，
于建玲走上前去，说：“我去看
看，我家里也有老人偏瘫，照顾
人我有经验。”说着，于建玲就和
张女士边走边聊各自家里的情
况，去坐公交车。

于建玲问：“长期干没有问
题。不过，5月份的时候家里樱桃
熟了，可不可以请一个月的假？”
张女士顿了顿，说：“老人离不开
人照料。请一天两天的假没有问
题。放心吧，到时候我们家里帮
着你卖。”

从斯文书生到满手老茧

为生计，他练就一身手艺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张文

大龄女工找工作尤其难

“活儿没找到，钱倒是花了不少”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 宋立山

编者按：一方面是农民工工作难找，一方面是企业招工难，节后各大城市的用工荒逐渐显现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节后后劳务市场的
两难现象？自今日起，本报新春走基层栏目推出连续报道，关注节后用工荒，为农民工和企业牵线搭桥，帮助解决他们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张延国(右)正在与老板谈工钱待遇。

·直击用工荒

1月29日，大年初七，济南火车站，不少农民工早早返城找工作，而很多用工单位也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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